辛校長故居紀念館開放專題

辛志平校長故居　系列講座二

我高中日記中的辛校長 

演講人：彭宗平（元智大學校長）
97.10.26
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在這裡和大家見面，特別是在我最敬愛的辛校長的故居。我在構想這個講演題目時很隨意，內容主要是高中日記中提到的辛校長，也讓我有機會回想中學時代的生活，並在這二週裡將日記做了一番整理。我三年前曾探訪過初中時啟蒙的國文李老師，當時已一百零五歲。初中一年級時，我的國文考試成績都很不錯，但期末的成績卻不高，李老師要我多加強作文等平時成績。我便從初中下學期開始寫日記，直到大學畢業，沒有一日中斷。寫日記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訓練，我的學生都很難想像我的高中日記竟然保持得那麼完好。今天能在這邊和大家談辛校長的事，也得感謝我初中時的國文老師。
我一九八０年在美國讀到世界日報上的一篇報導，內容是調查大陸的青年最敬佩的人。各位知道一九七六年四人幫才垮臺，因此當時百分之六十的人最敬佩的是毛澤東，百分之二十是周恩來，百分之十是鄧小平。撰文的美國記者做了個結論，拿同樣的問題問西方人，大概多半會答自己的父母。我當時就在想，若要我回答父母親之外的人，我會答誰？想了一個下午，我認為答案是高中的辛校長，而這答案直至今日仍然不變，可見中學教育對一個人影響有多大。我在民國五十八年到六十一年間就讀於新竹中學，已近四十年前，時空背景和今日很不一樣，但很多教育上的觀念和事情，以及人的赤子之心，都未改變。
在座建國中學的黃春木老師在師大唸博士時，指導他的崔老師是新竹中學的校友，身為大學教育系的教授，卻總是懷念他高中時的校長。這讓黃老師覺得不可思議，便在訪查後寫了《無私與大愛》這本記述辛校長的書。也因為辛校長和這本書的緣故，我和黃老師成了好朋友。書中這張辛校長坐在辦公桌前的照片，一直放在我的辦公室，做為我學習的典範。
我在報考新竹中學時，總分430.5分，是該年度的第十三名。當年很有趣，看榜時不是到新竹中學看，而是到補習班看。結果建功的號外說第一至第十二名都是他們的學生。但這並不真的表示第一到十二名都是他們學生，有的只不過參加補習班舉辦的免費模擬考，就被當成了他們的學生。不過，我連模擬考都沒參加，也算得上是另一種狀元。其中我的國文成績101分，這還是得感謝初中時國文老師的教導。
在進入新竹中學的第一篇日記上，我寫的是「第一次穿著高中服裝，戴著高中帽，真是神氣極了。聽校長講：『本校英文教學法是世界第一流的；自然科的實驗成績以及數學科的程度，是全省最高的。』果是如此的話，那我真是三生有幸。」辛校長很會吹牛吧，但我們也很驕傲。高一的英文老師是彭聖平老師，他是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，一開始就全以英文講課，班上第一名考進來的我也聽不懂，壓力很大。
五十九年五月的日記記載：「第一節國文課抽了空到訓導處印數學解答，不幸被校長查到，被校長叫到校長室訓了一頓。校長脾氣頑固，但富有正義感，處處為學生著想。儘管有點委屈，但只好默默的聽了十分鐘，真該謝謝他的仁慈，只是十分鐘而已。對校長這種人以不變應萬變，少惹為妙。」辛校長一講起話來是不停的，什麼「莫名其妙」、「小孩子」等一大串。這可說是我們當時對辛校長的普遍看法。
我讀到了高中，其實還不知道讀書時燈光該往哪裡照，畢竟在農家，生活環境不會很好。這篇記了辛校長說：「光線應由左邊射過來。」才不會傷害眼睛。在辛校長告訴我以前，我一直以為燈該由正上方照下來。我早已忘了為什麼期考的前一天辛校長會說這些，但對我的影響很大。
運動會及越野賽跑
大家都知道新竹中學的陸上運動會和水上運動會。陸上運動會在十一月左右，當時是借現在花市附近的新竹縣體育場舉行，項目很多。第一年的日記中記著「今天參加了武裝負重賽跑和鉛球，成績都非常差，但我已盡了力，問心無愧。」當時的武裝賽跑，是拎著槍、戴著鋼盔跑，我記得一個人要跑八百公尺，四個人接力；而負重則是一個人揹著沙袋跑一千公尺。我兩項都去跑，這是因為家住南寮，綽號「南寮的」。當時南寮算是化外之境，大家都認為我孔武有力，這些費力的運動便交由我參加了。
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二年級的校運，這一年的成果輝煌，充滿希望。「國防體育八百武裝第二名、爬桿第三名、手榴彈擲遠第五名，搞不好可以得亞運。大隊接力分組第一名，十一分二十五秒，但決賽可能更進步，搞不好我可以上臺領錦旗。」結果我們得到了總季軍，當時獎品是發作業簿，第一名領得最多最厚，總季軍就只有三分之一不到了。當時辛校長差不多六十歲，看起來比現在的六十歲的人老了些。
高三時十月的校運，「大隊接力真是氣死人了，竟然有三棒傳棒時找不到接棒人，讓我這被重用的最後一棒，真是氣炸了。最妙的是這三棒六人都是近視，只好作罷。校運看來是沒有節目了。」當時是高三上學期，可見就算是高三，體育依然很重要。
五十九年六月七號高一下學期舉行水上運動會，「禮拜天本是一個好日子，學校偏要舉行游泳比賽。名堂真多，先是全部穿泳裝參加開幕典禮，繼又做操，再來全部跳水。」只是水上運動健將輩出，我只能乾瞪眼了。
高二下學期的十二月時開始越野賽跑預跑，接著就是正式上場。「竹中的傳統體育越野賽跑在今天舉辦完畢，僥倖得到638名。」高一時，四公里要三十分鐘內跑完，高二時五公里要二十五分鐘內，高三時則是四十分鐘跑完六公里，就是年年要有進步。高三時，我的日記中寫道：「今年不再拿五百多名，而要爭取百名之內。我不信『南寮的』拿不到。」一月八號禮拜六，「早上一起來天旋地轉，成了病人。今天有複習考，尤其有越野賽跑。」可見對於越野賽跑的重視程度，甚至超過了考試。當時我每天由南寮騎四十分鐘到竹中，另一位同住南寮的蔡同學則用跑步到學校。這樣訓練了一個月，最後那一年他拿到了第三名，我則是了401名。
唱國歌運動
我在高三的時候，中華民國退出了聯合國。六十年十月六號的日記上面說「平靜中的新竹不再寧靜下去，看到反對共匪進入聯合國的示威遊行，於是新竹也興起了浪潮，堅決反對共匪進入聯合國。但學生卻是樂得放了半天假。」
十月二十六號晚上我一反在十點寫日記的習慣，打開日記時「突然發覺時間正是六點五十分，急急忙忙打開電視機，恰巧正在播放聯合國投票表決所謂『中國代表權』的結果。當下我真的傷心死了。」當天日記寫得極多，甚至一張紙也寫不完，此後一直悶悶不樂。二十八號降旗後我和幾位同學討論，認為應把唱國歌運動由竹中推至全縣甚至是全國。當時我們充滿了信心，商請新竹縣財政科的科長提供學校名單，並決定由我起稿，寫信到新竹縣各中學，希望他們響應。
原來當時新竹中學每天都有升旗和降旗典禮，早晚辛校長都會講一次話。二十八號當天降完旗唱完國歌後，我覺得愛國該先由唱國歌開始，才想發起這運動。第二天早上我跑去找校長，校長答應將這運動轉達全體同學，並代為呼籲。中午又去找了高二教我國文、私交甚好的王春光老師請他替我改稿。王老師改稿之餘，並要我再找校長多商量。
到了十一月二號的早上，主任教官找我談唱國歌運動，要我「立刻行動！」並要把稿子弄到軍訓月刊上，分發到全國。十一月三號運動漸漸在擴展，但校長卻給我「很大的打擊。」原來我再找校長時，他的意見是：「你們這些小孩子自己唱，在校內把歌唱好，自然而然大家都會唱，為什麼要去找別的學校？」王春光老師也勸我不要草率從事。
那一兩禮拜搞唱國歌運動，實在是心神交瘁。升降旗時由我當司儀，辛校長要我唱給大家聽。我還清楚記得辛校長就站在我的左邊，唱得非常大聲。十一月七號時，雖然覺得「不像樣」，我依然在辛校長反對下將信寄發給了新竹縣各學校的校長，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。我並在日記中引用陳之藩的話，希望自己不要做個中國教育體制下死死板板的學生。十一月八號時，辛校長依然安排了閻政德組長親自帶領全校學生唱國歌。後來，我寄出的信，也得到了不少的迴響。
升學
新竹中學一直不是升學主義掛帥的學校，但當時每兩個禮拜就會有一間大學來竹中講演，介紹他們的學校。有一天淡江文理學校師生來竹中訪問，我卻在日記中留下了「鳴呼哀哉！」的文字。原來，講演時辛校長講的時間比來賓還要來得長，但這也反映出他可愛的一面。
從前，大專聯考時新竹由於沒有設考區，新竹區的學生必須要到臺北考試。到了我們這一屆時，新竹首度設了考區。辛校長也接受了家長的建議，開始實施模擬考。過去辛校長總是認為高一把高一讀好，高二把高二讀好，高三把高三讀好再加上複習，考大學就沒問題了。直到六十一年五月二十四號，我們這一屆才首度舉行了模擬考。
懷念竹中
我在新竹高中第一學期即將結束時，十二月三十號的日記上記了「這是一個值得回憶的一年。⋯⋯升上高中以來，同學之間相處和睦，活動更多。」高二將放暑假時，大家都開始準備一年後的大學聯考，但竹中高二的暑假依然沒有輔導課，自由自在。由於家中務農，待在家裡就得下田幫忙，於是暑假時我便住進了學校的宿舍。
可是實際上我只在宿舍裡待了一個禮拜，同學便慫恿我一同偷偷搬到科學館去住。當時白天讀書，晚上就到游泳池游泳兼洗澡，再把實驗室的桌子拼起來當床鋪睡覺。住在科學館時，我們習慣聽交響樂，卻因為太大聲而驚動了事務組長前來查房，九月三日校長在朝會中說出了我們的「軼事」，還因此被記兩個小過。這處罰出乎意料的重，影響到獎學金的申請，我們便向辛校長寫了封悔過書，說自己是「不慎」被記小過，希望改罰勞動服務。結果辛校長說：「你們這些小孩子，都住了一個暑假，怎麼會是不慎！」把我們訓了一頓後，對於所求的事卻是「照准」，免去了小過。次年四月七號時，我也順利領到了獎學金，對我幫助不小。
